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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能難以抓住基因，環境， 和其他的影響力之間如何互相影響， 一
個特定的因素可能「影響」事情的結果，但是卻不是引發它的理由， 和
信心如何在其中產生作用。下面的情節已被濃縮而且是假設的， 但是
這故事是根據許多真人的故事改編而成的，用以說明不同的因素如何影

響我們的行為。 

注意：下列各項只是導致同性戀的許多途徑中的一條途徑 ， 但這是最
常見的路徑之一。 事實上，使每個達到某種性表達的「道路」是非常
個人的， 即使許多常見的途徑看來是和別人的途徑相類似。 

 (1)我們其中的一個情節從出生開始。(舉例來說)一個可能有一天會在
同性戀中掙扎的男孩，可能有一些與生俱來的特徵 是同性戀者所特有

和常見的，而是在一般人身上是不常見的。這些特質可能被遺傳 (遺傳
基因)， 而其他可能由「子宮內的環境」所引起。(如賀爾蒙)。這話的
含意是沒有這些特質的一個兒童，在他長大後將略微比較沒有這些特徵

的人較難變成同性戀者。 

這些特質是甚麼? 如果我們可以精確地識別他們， 他們之中許多將會
變成天賦而不是「問題」，舉例來說一個「敏感的」素質，一個強而有

創造力的內驅力，一個鋒利的美學感覺。這些中的一些素質，例如更棒

的敏感性，可能或者相等於一些生理學的特質，它們是可能引至煩惱的。 
好像是對於任何刺激物有超過正常的焦慮回應。 

沒有人可以確定究竟這些與生俱來的特性是甚麼；目前，我們只有一些

提示。如果我們有自由適當地學習同性戀(未受政治議程的影響)，無疑
地我們將會很快澄清這些因素 - 正如我們現在在比較不具爭議性的地
方所做的一般。無論如何，完全地沒有證據證明「同性戀」是天賦的。 



(2)從非常早的年齡可能是天賦的特性就會標示這男孩是「不同的」。
「 粗糙和跌倒 「 發現他自己略微害羞在與他的同儕相處時是不舒服
的，因為他們是典型的「粗魯和跌跌撞撞」的人。也許他對藝術或者閱

讀感興趣 - 只是因為他是聰明的。但是當他稍後回想他的早年生活的
時，他將發現自己很難分辨這些早的行為是來自天賦的氣質，還是有另

一個因素。 

 (3)不論是甚麼原因，他回想到，他所需要而且渴望的和他的父親所能
提供的之間有一個痛苦的「錯配」。也許大多數的人將會同意他的父親

顯然是疏遠而無效的；也許只是他自己的需要夠獨特，而他的父親，一

個相當好的男人，從不可以發現正確的方法與他保持良好關係。或許他

的父親真的討厭並且拒絕兒子的敏感性。無論如何，由於他和父親之間

缺少快樂、溫暖、和親切的關係，導致這孩子在失望之餘變得疏離，而

且「採取防守的態度而疏遠自己的父親」 為了要保護他自己。 

但是悲傷地， 他若從父親身旁走開， 和從他需要的「陽性」角色模範
中抽離，只會使他更難與他的男性同儕保持良好關係。我們可能把他和

一個因為死亡而失去親愛父親的男孩對比， 舉例來說，但是誰在以後
的日子會比較不易因同性戀受傷害？這是因為在前同性戀的男孩中最

常見的互動情況不是只因失去了父親 - 照字面上地心理學上的解釋 
─ 而是這對父親失望的男孩在心理上重複做防衛的工作。事實上，一
個不會有這防衛的孩子 (也許因為早期有足夠治療，或因為在他的生活
中有另一個重要的男性典範，或由於氣質)比較起來更少有機會變成同
性戀。 

男孩母親的動力也可能已經扮演重要角色，以補充父親的不足。因為人

往往和「在情緒方面和自己相配合的人」結合，男孩有可能發現他自己

和父母親也有問題。 

由於這些理由， 當一個成人回顧他的童年時， 現在同性戀者會回憶：
「從開始我總是與眾不同的。我從不和同年的男孩相處得好，而且在女

孩子當中會覺得更舒服。」這個確實的記憶使他在以後的日子更加覺得

同性戀是由開始時已經「為他安排好的」一般。 

 (4)雖然他對父親是「防禦地疏離」，但是，年輕的男孩仍然對於他從
未有過或者從不會有的父親默默地有渴望，希望有一天父親溫暖和充滿



愛的手臂會擁抱他。在他仍是孩童的時期，他對於他欣賞的，較年長的

男孩，發展了強烈又非性的依附感情─但是這感情是遠距離的，重複了

他那渴望和遙不可及的相同經驗。當思春期開始的時候，性需求─那份

需要使他們可以把自己依附在任何物體上，特別是男性─這份感覺開始

浮現出來，和他對男性的強烈的需要結合，希望和他們有親密和溫暖的

關係。他開始發展同性戀的迷戀。稍後他回想說：「我第一次對性的渴

望是放在男性身上而不是在女孩子身上。我從沒有對女孩感興趣。」 

在這時候或在較早時有心理治療去終止他的渴望，可以成功地避免後來

有同性戀發展。如此的干涉可以幫助男孩改變他發展中的柔弱性格 (起
源於「拒絕」接受和認同那被拒絕的父親) 但是更重要的是，目標時希
望讓父親知道─只要他願意學習─該如何適當地和他的兒子建立關

係，並且參與他的生活。 

 (5)當他開始成熟 (尤其在我們的文化中，早期和婚姻以外的性關係是
被認可，甚至鼓勵的)。這位年輕人，現在是一個十幾歲的青少年，開
始以同性戀的活動作實驗。或者他對同性戀的需要已經被一個較年長的

男孩或男人利用，在他仍然是一個兒童的時候已經以他為獵物。(請參
考同性戀者的研究，歷史上證明性濫用在這些人的童年已經高度影響了

他們.)或相反地，他可能由於恐懼和羞愧，儘管他是被他們所吸引，也
極力避免如此的活動。無論如何，他現在有的性渴望不能夠被否認，雖

然他可能正在為這渴望而努力掙扎。如果我們認為這時期的渴望只是一

個「選擇」這樣簡單，就會是非常殘酷的事。 

的確，他記得曾經度過苦惱的歲月嘗試全部否認他們的存在，或者希望

拋棄它們，但都沒有用。一個人能容易地想像。稍後如果有人偶然而且

輕率地控告他 「是他自己選擇」同性戀的時候，他將會有正當的理由
為這一切而生氣。 當他尋求幫忙的時候，他聽到兩個個訊息中的一個，
而且兩者都在恐嚇他；或說「同性戀者是壞人，而且你是一個壞人因為

你選擇了同性戀。在這裡沒有你無地容身，而且神要處理你，要你受苦

因為你太壞了；」或說「同性戀是天生而不變的。你那樣出生。你要結

婚而且有孩子，要住在一棟有白色圍牆的小房子，只有神仙故事中才有

的事，你最好忘記了它。神使你有今天的結果，因為是你命中注定的。

學習享受它。」 



 (6)在某一階段，他屈服於他對愛的渴望，而且開始有自動的同性戀的
行為。他發現 - 可能這經驗使他恐懼 - 這些舊的﹐深刻的﹐和痛苦的
渴望至少是暫時性的，因此他第一次覺得可以放鬆一些。 

雖然他也可能因此感覺強烈的衝突，但是他不能不承認這解脫是極大

的。這暫時安慰是如此深刻─超過簡單的性快樂所能給他的感覺一這種

經驗有力地被強化。然而無論他如何努力，他發現他自己被強力驅使重

複這次的經驗。而且他做得愈多，它就愈被強化和更有可能再一次做同

樣的事，雖然這往往使他對同性戀性行為的感覺減弱。 

 (7)他也發現，這對於任何人也是一樣，性的高潮是所有類型的壓力的
有力舒緩。藉著專注同性戀的活動，他已經跨過了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和

強烈地被人認同的性禁忌，在它的邊界外徘徊。現在他要跨過其他的禁

忌邊界是容易的， 尤其顯著是比較不嚴格的禁忌如亂交。當他慢慢地
經常轉向同性戀的習慣時，很快同性戀的活動他生活的重要因素，甚至

支配了他的生活 - 不再和初期一樣，僅是因為他對父愛和溫暖的需要， 
而是用以減輕任何類型的焦慮。 

(8)假以時日，他的生活大部份時間是變成更痛苦。事實上其中的一些
痛苦，正如同性戀積極份子的聲明， 是因為許多時候，他從其他人身
上經歷缺乏同情的冷酷甚或公開的敵意。唯一真正似乎接受他的是其他

的同性戀者， 因此他和他們形成一個更強壯的束縛如 「社群。」但是
它不是真實的，正如同性戀積極份子的聲明， 這些是唯一或者使主要
的壓力。很多的壓力只是因他生活的方式所引起 - 舉例來說，在醫學
上來說，同性戀者有患上愛滋病的可能性，這只是許多結果中的一個，

(即使這是最壞的結果)。無可避免地他也因為自己的亂交行為而感覺罪
疚和羞愧；而且他知道自己不能夠有效地與異性交往，而且比較沒有可

能建立家庭，(雖然同性戀積極份子極力用政治活動爭取同性戀婚姻合
法化，領養的權利和遺傳權利也不足補償這些人心理上的失落。) 

雖然很多的積極份子嘗試使同性戀者這些典型的行為和它們所做成的

損失是正常的，和為政治的目的他們會用權宜手段把這些行為所做成的

傷害盡量向公眾隱瞞。 但是，除非他關上他情緒生活的極大部份，他
實在不能夠真誠地在這一種情形中看他自己而覺得滿足。 



而且沒有人 ─即使一個真正的死硬派， 「對同性戀性行為有恐懼的人」
─， 對他的評價也不會比他對自己的評價苛刻。此外， 每天他也為自
我譴責的訊息而掙扎，只會因為他所擁抱的同性戀文化，對這圈內人的

自我貶損而強化。積極份子在他周圍繼續說這一切是由周圍的人「對同

性戀的憎惡內化」的結果， 但是他知道不是這樣。 

「 身為同性戀者」的壓力導致更多，而不是比較少，同性戀的行為。
這一項原則， 也許普通人會覺得驚訝。 (至少對那些沒有任何一種典
型行為的人來說是這樣，) 他們常有強迫性的自 行為，並且沈溺其

中，週而復始，不能自 ，成為他們的典型；毀壞性的罪疚感，羞愧和

自我非難的行為只導致這些自 行為的增加。因此人若轉向否認這些情

緒以為可以免除這些感覺並非奇怪的事，而且他的確是這樣做。他告訴

自己，「它不是一個問題 ， 因此沒有理由我會有如此壞的感覺。」 

 (9)在他和這罪疚感和羞愧的感覺摔角多年之後， 男孩，現在一個成
人， 開始相信， 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的否認，他需要相信─「我
無論如何也不能改變，因為這情況是不變的。」如果甚至他稍微考慮另

一方面的可能性，也立刻產生痛苦的查詢，「如果是可以為什麼已經我

不。。。?」 只要他這樣想所有的羞愧和罪行也回來了。 

因此，在男孩成為一個男人的時間之前，他已經綜合這一觀點:「我永
遠不同的， 總是一個局外人。我迷戀男孩已經很久了，在我有記憶以
來已經是這樣，和我第一次談戀愛是和一個男孩而不是一個女孩在一

起。我對異性沒有真正興趣。哦，我曾經嘗試─而且是非常努力以赴。

但是我和女孩的性經驗沒有任何特別之處。但是第一次的同性戀關係的

感覺是「這是我所需要的。」 因此我強烈感覺同性戀是遺傳。我已經
嘗試改變─上帝知道我努力了多久─但我就是不能。那是因為它是不可

改變。最後，我停止奮鬥而且接受我自己就是這樣的人。」 

(10) 社會對於同性戀的態度使它或多或少扮演了一個角色，驅使男人
採用一種 「 天生而不變的」觀念，和決定了這觀念在他的發育期中那
一時段產生。明顯地一個廣泛地採用和世界性傳播的觀念會使同性戀常

態化的，將增加他在一個較早的年齡採用如此的信念的可能。但是也許

有些情況是比較不明顯─從我們已經討論過的事─如別人對他的嘲

笑，拒絕和嚴厲刑罰性的非難，這一切也有可能使他變成現在的情況。 
(如果不是更多有可能的話) 驅使他進入相同處境。 



 (11)如果他仍然對一個傳統的家庭生活有渴求，男人可能繼續與他 
「習以為常的性格」掙扎。「他是否有改變是基於他會遇見甚麼？在世

俗的機構和宗教機構中他可能陷入困境，直接受人非難和被同性戀積極

主義者所左右。他需要聽到的最重要訊息是「治癒是可能的。」 

 (12)如果他進入治療的途徑， 他將發現這道路是很長和很困難的─
但也是特別有滿足感。要完全從同性戀達成異性戀典型地需要比平均的

美國婚姻更長的時間─我們應該明白，根據統計美國的婚姻在今天是有

許多破碎的關係。 

從世俗的治療，他將開始了解他所渴望的實質，它們 對不是關於性， 
而且他不是被他的性取向所界定的。在如此的一個背景中，他將非常可

能地學習該如何正確地對其他的男人以從他們身上得到真正，和性無關

的男性友誼和親密關係；而且該如何正確地和女人產生關聯， 如朋友，
愛人，生活的夥伴， 和，如果上帝願意的話，他孩子的母親。 

當然，舊的創傷將不會只是消失，和稍後在他受到很大壓力時這舊的逃

亡路徑將會向他招手。但是如果因此就宣稱他「真」是一個同性戀者而

且他的性取向不變的是一則謊言。因為當他生活在一個新生活中和不斷

增加他的誠實時， 而且和他心愛的女人培養真正的親密， 新的典型將
會生長得比較強壯，而舊的一些曾經在他的腦海中出現的思想會比較弱

的。 

假以時日， 知道他們真的和性完全無關， 他將對把舊呼籲加以使用，
甚至開始尊敬那日漸式微的感到。他們將會成為暴風雨前夕的警告，這

信號告訴他家中混亂，一些舊典型的渴望和拒絕，甚至防衛又開始活

動。而且他將發現當他再次使家井然有序，那舊的呼籲會再一次減輕。

在其他的關係─如朋友，丈夫， 專業人士─他現在將有一個特別的禮
物。對他自己和對其他人，曾經是詛咒的一切現在已經變成祝福。 


